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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主任尼玛次仁说：“毛主
席、共产党领导我们翻身了！希望大家团结得
像一家人，我们才能生活！”

同年 12 月，西藏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在克松
成立，索朗顿珠的父亲阿旺成为首批 5 名党员
之一。没上过一天学的基嘉，入党申请书是请
人代写的，她按了手印。

1960 年，克松建乡。两年后，基嘉的女儿
洛桑曲宗出生了，不久，她就在克松乡小学拿
起了课本。

自治区成立后，克松建立了人民公社。
1968 年，克松人将过去的悲惨生活编成舞台剧
《旧社会的苦》。每次演出，台上台下哭成一
片。

【回声】《西藏民主改革 50 年》白皮书
说：“这不仅是中国人权发展史上一个十分重
要的篇章，而且在国际禁奴史上写下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无疑是人类走向文明进步的历程中
彪炳千秋的一个伟大壮举。”

奋 斗

【历史】 1984 年，克松乡恢复，同时实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大潮在这片土地上
风起云涌，昔日农奴的后代们，为过上好日
子，甩开臂膀干。

【岁月】拥有 1400 多亩肥沃土地的克松
村，实行承包后，农业产量不断提高。 22 岁
的村民达瓦脑筋转得快，农闲时带着剩余的
粮食，再买一些小汽灯等日用品，到附近的
牧区交换肉、蛋、奶等畜产品，改善家里的
生活。

15 岁的米玛次仁加入了一个电力工程队，
参与电站施工，从南部河谷到藏北草原，为各
地群众带来光明。

1985 年，村民土多买了村里的第一台东风
卡车，并发展成为村里第一个万元户。此后，
交通运输业一直是克松人发家致富的重要途
径。

20 岁的边巴次仁初中没毕业就回村当了木
匠，跟着师傅到处盖房子、做家具。 1987 年，
老支书洛桑告诉他：“党员就是帮助人做好事
的，做一名党员很光荣！”他加入了共产党，
并成为村里的会计，一干就是 20 年。

1998 年，先后在砖厂、学校工作的达瓦
回到村里，贷款 3 0 0 0 元买了一辆手扶拖拉
机。之后，他的车不断翻新：东风卡车、收割
机、中巴车、翻斗车、重型卡车、出租车，成
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2003 年，他还和朋友
合伙在泽当镇开了餐馆，多种经营的路越走越
宽。

村集体经济也在不断壮大。 2009 年，在上
级和援藏队的支持下，建起 89 座温室大棚，
“ 80 后”的白玛央宗与丈夫承包了 10 个大
棚，每年收入达 10 万元。

边巴次仁说，上世纪 90 年代初、 2006 年
前后，村里共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房屋整修，
家家户户住房焕然一新，有的房屋先后翻修了
四五次。

【回声】 2009 年 3 月 26 日，克松居委会
全体居民在致西藏百万翻身农奴的公开信中
说：“ 50 年来的新西藏，‘共产党来了苦变
甜’……我们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家家户
户住楼房、穿新衣、吃美食、有存款。我们的
日子比蜜还甜！”

幸 福

【历史】党的十八大以来，克松村迎来巨
变：国家投资 3000 多万元，启动“生态文明小
康示范点”建设，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农业机
械化达到 90% 以上。 2017 年，社区 872 人中，
300 多人常年外出务工，人均收入超过 17000
元； 242 户居民中有 115 户拥有各类车辆； 17
户贫困户全部脱贫。

【岁月】走进克松居委会，进村大道宽阔
平整，两边是数十间商铺、茶馆；入户水泥路
干净整洁，藏式楼房顶上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
旗。街巷里，人们围桌而坐，相谈甚欢。

2014 年，达瓦花 30 多万元建起了家中的
二层小楼。近两年，他和二儿子先后买了私家
车，还帮在拉萨工作的女儿购房付了首付。

依靠求学自主选择人生道路，已成为克松
年轻人的“标配”。居委会党委书记边巴次仁
说，居委会现有 50 多名在校大学生，“历届毕
业的大学生有 130 多人”。

他儿子白玛桑珠大学毕业后，在昌都市丁
青县沙贡乡沙贡村担任党支部第一书记。他在
电话中经常教儿子如何干工作：“村里贫困户
多，必须发展产业。办事要公平公正，做一个
廉洁的人。”

设在克松居委会的昌珠镇完小和幼儿园，
书声琅琅。 55 个克松孩子，分布在各个班级
里。 13 岁的边巴桑珠说，他喜欢唱歌，最喜欢
的是《红旗飘飘》，“长大后想到北京上大
学”。

春天的雅砻河谷，冬小麦已经返青。农田
的西边，是 200 亩郁郁葱葱的沙棘林，一条绕
村环形公路已经成型。边巴次仁和党委第一书
记卓玛筹划着，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新作为，村
两委要借助乃东区作为西藏农村改革试验区、
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县的发展机遇，让克松人
尽快奔向小康。

“纵观克松村‘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
年’的历史，人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
的伟大，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西藏自治区
社科院副研究员徐伍达说。

【回声】山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乃东
区委书记尼玛次仁说：“随着国家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克松村，迎来
发展城郊经济、注重旅游文化融合、红色基因
传承的好机遇，必将成为全面小康的先行村、
乡村振兴的典范村，成为党中央治边稳藏战略
在西藏成功实践的一个缩影。”

新华社拉萨 3 月 27 日电

苦难与辉煌

新华社记者陈芳、吴振东、陈聪

作为“世界屋脊”，西藏的山离天空
最近。植物学家、复旦大学教授钟扬的心
离西藏最近。

破旧的双肩包、褪色的卷檐帽，胖胖
的脸上总挂着阳光般的笑，这是钟扬在
雪域高原留下的永恒身影……

2001 年，钟扬第一次进藏，只因青
藏高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是
“每个植物学家都向往的地方”。

当时的西藏大学植物学专业还是
“三个没有”的状态：没有教授、教师没有
博士学位、申请课题没有基础。

“这片土地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位生
物学家，更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将科学
研究的种子播撒在藏族学生的心中，也
许会对未来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钟扬
说。

钟扬立誓：植物学博士点不批下来，
自己就不离开西藏！

西藏大学的老师们一开始也不看好
钟扬：他一个从上海来的年纪轻轻的教
授，就能让西藏大学的科研改头换面？

但是，钟扬硬是留下来了，连续成为
中组部第六、七、八批援藏干部，扎根高
原整整 16 年，在西藏行走超过 50 万公
里，直至生命结束。

这就是钟扬的西藏情！
2002 年，钟扬和西藏大学同事琼次

仁一起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结果失
败了。他安慰琼次仁：“万事开头难，明年
再来！”两人继续进行高密度的野外考
察，高原反应严重时，钟扬常常是一边插
着氧气管，一边连夜修改研究报告。

2003 年，申报终于成功，这是该校
获得的首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整
个西藏大学沸腾了。

“他不是来办几次讲座，做几个项
目，而是真正把复旦大学最新最好的科
研和管理经验毫无保留地输送给我们。”
西藏大学研究生处原处长欧珠罗布说。

在西藏，他不放过任何一颗可在当
地生根发芽的“种子”。

藏族青年教师拉琼连着好几年被钟
扬劝说报考复旦大学的博士，拉琼说：
“他是为西藏培养自己的高原科学领军
人才着急。”

十几年间，钟扬的学生遍布西藏、新
疆、青海、甘肃等多个西部省份。由他培
养的藏族首位植物学博士扎西次仁已成
为西藏种质资源库主任，博士生拉琼已
成为西藏大学生命科学系第一位生态学
博士生导师，哈萨克族首位植物学博士

吾买尔夏提回到新疆农业大学任教，成为民族地区急需的科研教
学骨干……

“我有一个梦想，为祖国每一个民族都培养一个植物学博士。”
这是钟扬自己的“援藏模式”。

在他的指导下，西藏大学还陆续申请到第一个生态学博士
点、拥有了西藏第一个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2017 年，西藏大
学生态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一流学科名单……

“他是耕耘在科研、教育战线的孔繁森，为我们点亮了心灯。”
欧珠罗布这样表达对钟扬的敬意和怀念。

新华社北京 3 月 2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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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27 日电(记者赵文君)《快递暂行条例》将
于今年 5 月 1 日起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快递业的行政
法规，从制度层面奠定了快递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国家邮政局政策法规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快递业规模
增速高位运行，新业态、新动能不断呈现。条例贯彻了包容审
慎、创新务实的原则，将快递业作为与新经济、新业态关系紧
密的新兴产业，充分融入了快递业的发展需求、改革需求和管
理需求。

在促进发展方面，条例设专章规定了发展保障，制定了一系
列促进快递业发展的制度措施，既解决业内存在的问题，也解决
快递业与其他行业衔接协调方面的问题。同时，以经营快递业务
的企业作为制度调节重点，制度红利以企业的实际感受为衡量标

准，充分考虑企业感受向消费者传导的过程，在制度设计上坚持
有效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在服务民生方面，着力完善快递服务规则，规范快递秩序，
理顺法律关系，使企业和用户形成明确的法律预期，引导企业不
断提升服务水平。通过具体的规范明确行为预期，特别是针对业
内普遍采用的加盟经营模式，明确了制度规范，对快递服务中容
易产生纠纷的问题作出相应规定。

在保障安全方面，从制度上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着力保障公
共安全和用户信息安全。条例立足实际情况，聚焦快递业安全发
展的老问题和新挑战，对用户的电子数据信息安全进行了专门规
定，立法过程中充分研究了企业使用电子运单等形式保障信息安
全的做法，对企业违规行为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

据国家邮政局统计，我国快递业务量规模已经连续 4 年位
居世界第一，每年新增就业 20 万人，对全球包裹快递量的增
长贡献率超过了 50% 。我国已经有 7家快递企业陆续上市，
形成了 7家年收入超过 300 亿元的企业集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魏际刚
说，条例明确了快递领域政府与企业的责任，清晰地划定了政府
与市场的边界，完善了快递市场和快递管理的体制机制，提出了
促进快递发展的各类重大举措。条例明确提出，鼓励企业开展进
出境快递业务，支持在重点口岸建设进出境快件处理中心，支持
在境外开办快递服务机构、设置快件处理场所。这将为我国构建
连接全球的快递网络、构建全球物流运营和供应链服务体系提
供良好的制度支撑。

快递业首部行政法规 5 月起施行

新华社长沙 3 月 27 日电(记者苏晓洲、谢樱)30 多年来，中南
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和他率领的研究团队专心
做了一件事：系统考察和研究传统村落，探究其在中华文化中的地
位与价值。为此，胡彬彬走过中国 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随着国
家对传统村落文化保护越来越重视，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研
究，中华村落文化薪火相传有了新希望。

“传统村落差不多每两天消失一个”

2018 年初，记者走进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古朴
灵秀的湘西古建筑群、坚实粗犷的藏族碉房、形状各异的福建土
楼、精致典雅的徽派建筑……这些散布在全国各处的传统村落文
明形态，是胡彬彬眼中珍贵的“文化活化石”。

“村落，是中华民族国家和社会最基本单元。”胡彬彬说，当下，
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全球化扑面而来，以农耕文明为背景产生
的中国村落文化正面临严峻考验。

“农村传统意义的农民已越来越少，村子里大多数人进城务
工，这种局面，导致农民群体对老宅、山林田塘的感情日益淡化。”
研究中心成员刘灿姣教授说。

“传统村落差不多每两天消失一个。很多地方初见还原汁原味，
古风令人惊艳。几年后再访，已面目全非或不复存在。”胡彬彬说。

“拼命三郎”抢救行动“与时间赛跑”

“每个传统村落都是正在续写的文明史‘大书’。”胡彬彬说，他

和团队的研究从实物资料和亲临现场实地考察着手，成果完全靠
双脚“走出来”。

30 多年来，胡彬彬田野考察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30 多年
来，青灯伴孤影伏案劳作。胡彬彬写下了三百多万字的考察札记，
拍下了近二十万张数码照片，手绘了近千张古村落建筑式样图，撰
写研究专著十余部，在海内外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各类研究论文
八十余万字。

“胡教授在家排行老三。我们就叫他‘拼命三郎’。他几乎全年无
休，在农村一呆就是几个月。”刘灿姣说，胡彬彬进行田野考察时，
不打学校和自己的名头，坚持在农民家里搭餐或野地里泡面充饥，
寄宿无门时风餐露宿。

“胡教授田野考察归来，就是在办公室整理材料做研究。”研究
中心博士吴灿告诉记者，因为常年坚持田野考察，胡彬彬的腿出现
血管坏死症状。“一到下雨天腿就痛，可是没人劝得了，劝多了他还
生气。”吴灿有些无奈。

“对中国传统村落文化进行有效保护和全面深入研究，是当前
我国文化传承、文化繁荣和发展的迫切需求。”胡彬彬认为，他们这
些“抢救者”和“守望者”必须和时间赛跑。

“家国情怀”志在守护“文化安全”

记者从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了解到，中心学者们
长期的研究，已经深入中国传统村落文化基本内核“心性”与“治
平”层面。他们的研究领域，涵盖建筑营造与堪舆规划、生产生活与
经济模式、文化教育与道德教化、宗法礼制与村落治理、民族民俗

与宗教信仰、民间艺术与手工技能、生存空间与资源环境等。通
过对村落活态文化研究，民生为本、家国一体、崇德尚礼、守望相
助的中国村落文化精神，令每一个参与研究者都深受触动。

近些年，不断有西方学术机构找上门来要求合作，对此，胡
彬彬等人一概拒绝。“这是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文物，我们必须要
保护好自己的首次研究权、话语权。”

保护村落文化，也会遇到很多反对者，这令胡彬彬和他的
团队感到最为无奈。“你们做这个干嘛？”“我拆房子和你有
什么关系？”更令胡彬彬担忧的是，一些人把建设新农村与保
护传统村落文化资源完全对立起来。“我赞成改善农村居住环
境和条件，但要把古村落文化转化成让村民共享的‘文化红
利’和向往的‘美好生活’，促使他们自发地成为村落的守护
者。”

让胡彬彬等人感到欣慰的是，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
和国家对农村发展有着深远的战略谋划。传统村落文化保护、
研究与振兴，又面临新的历史“机遇期”。“我们的研究得到了国
家和地方、中南大学的强力支持，申请加入的大学生也越来越
多，这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村落文化薪火相传的无穷力量。”

我们再也等不起了，必须和时间赛跑
记中国传统村落文化“抢救者”和“守望者”胡彬彬及其学术研究团队

巴山深处的留守夫妻教师

“叶老师，你可不能再走了，你走了，我们学校就没人
了，我们的娃儿们就没人教了。”乡亲们恳求说。 2016 年
夏天， 51 岁的乡村教师叶世平在自己的同事陆续调离后，
最终决定继续留在已任教 11 年的陕西平利县西河镇任家垭
小学。他还申请将在镇上其他小学任教的妻子李照琼调至自
己所在的学校，夫妻二人成为任家垭小学仅有的两名老师。

平利县西河镇任家垭小学位于秦巴山区深处，距离县城
有约 30 公里山路。 2010 年撤乡并镇后，村民陆续迁出大
山，村里人口越来越少，学校学生也越来越少。任家垭小学
由一所完全小学变成了现在只剩学前班和一年级的教学点，
学生也由三四百人减少到现在的十五人。叶世平和李照琼全
力照顾每个学生。他们手把手教孩子们写字、耐心讲解每一
道题；冬天孩子们来上学前就生好火炉、烧好热水；家长不
能送中午饭时就给孩子们做饭、安顿孩子午休。最让叶世平
和李照琼高兴的是，从自己学校转去其他完全小学上学的孩
子学习成绩都非常好。

当问起夫妻俩将来会不会离开时，叶世平和李照琼坚定
地回答：“在山上上学的孩子，家庭条件都比较差，家中没
能力让这么小的小孩子去五六公里外的镇上或者去更远的县
城上学。我们就是这个地方的人，我们现在留在山里教书，
孩子们未来才有希望走出大山。”

▲李照琼和叶世平（右一）带着学生在校门口的油菜地了
解油菜花的知识（3 月 26 日摄）。 新华社记者刘潇摄

叶世平教学前班的学生写拼音（ 3 月 26 日摄）。

新华社记者刘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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